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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下午，東尼出去張羅錢，沙爾索與甘格也出去了，尼奧與秀子在睡午覺。我正打算寫日記，威瑪來了。　　前幾次見面，都是

在晚上或室內微弱的燈光下。但在充足的光線下，特意打扮的她，使我眼睛一亮，一時間幾乎認不出來。她妝化的很濃，眉目倒很

清秀，但輪廓卻很生硬。她顴骨突起，鼻梁高聳，打扮起來活像時裝店櫥窗中陳列的蠟像。

　　我不太情願地招呼她坐下，她想靠著我，我立刻說：「隨時會有人來。」

　　「怕什麼？」

　　我顧不得傷她的自尊，我必須告訴她：「我是個獨身主義者，昨夜是因為抽了大麻，迷糊中……」
　　「把我當成另外一個人？」她幽幽地說。

　　「不！迷糊中我不能自制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要自制呢？」

　　「我不願受到任何約束。」

　　「我絕不約束你，我知道我很醜，不會有人喜歡我。」

　　「妳錯了，妳並不醜，只是每個人欣賞的觀點不同。我很喜歡妳，但是，妳看看我們這種生活，我們不夠資格愛任何人。」

　　她低著頭，淚珠泫然欲滴，我不忍心傷害她，只得說：「假如妳願意的話，我希望和妳保持昨天那種關係。」

　　「每個男人都這樣說。」

　　她開始哭了，賈寶玉說得好，女人是水做的，哭起來似乎都顯得分外嬌美。我不能被軟化，不一次說清楚，以後的麻煩將會無

休無止。

　　「我只希望妳冷靜的考慮一下，像我們這種被稱為嬉皮的人，一向是好吃懶做，不見容於社會，連生存都有問題，妳能跟我受

這個苦嗎？再說平日我們亂七八糟成了習慣，你又能忍受我們喜新厭舊的毛病嗎？妳要的是安定的家庭生活，妳該結交一些規規矩

矩的青年。繼續和我們混下去，妳一輩子都不會有希望。」

　　「我爸爸說你們很有學問，是很有辦法的人。」

　　「他不瞭解我們，可是妳應該看得出來，我們是一群光說不練的人。看起來我們很逍遙自在，事實上我們是沒有出息，不夠資

格享受一般人所認為的幸福。真要和我們在一起，妳不妨先考慮一下，有一餐沒一餐的，沒有新衣穿，睡地板就算是好日子。今天

東尼去籌錢，如果弄不到，我們很可能要到街上睡覺了。」

　　「真的？」她大為驚訝。

　　「我想騙妳也辦不到，妳看看我們這裡，再窮的人也比我們好。」

　　她遊目四望，才認清了這個殘酷的事實。她夢醒了，由天上跌了下來。她又問我：「你難道不想過好日子？我是說……」
　　「對我來說，這樣沒有責任的日子就是好日子。」

　　「可是，你不怕挨餓？」

　　「怕挨餓？死都不怕，還有什麼可怕的？」

　　她傻傻地望著我，我也仔細地打量她，想看出這番話能不能得到預期的效果。由她的神態看來，我發現不太樂觀。她想了一

會，又說：「假如環境能改善些，不是更好嗎？」

　　麻煩終於來了，顯然她有意動她爸爸的腦筋。我已經錯了一次，不能再錯了，這是我挽回頹勢的良機。她的條件當然不可以接

受，不過毫無理由的反對，只有把事情弄得更糟。我決定說實話：「環境能改善當然好，但是那還能叫嬉皮嗎？」

　　她沒有回答，也不再說話，一個人靜靜地坐著低頭沉思，不時地又抬起頭，瞟我一眼。直到她告辭回去為止，由她眼中流露的

情感，我知道這問題並沒有解決。但是在表明了立場後，我不再為這件事煩惱了。

　　晚上，貝珍來了，東尼還不見人影。我陪貝珍坐在娛樂間裡，一直找不到可以開口的話題。幾乎等到了半夜，我勸她回去，她

卻說：「這一切都是我引起的，我考慮了幾天，發現有兩個方法可以贖罪，一是幫你們解決問題，一是與你們一同承擔這個痛苦。

」

　　「瞎說，這事與妳有什麼關係呢？遲早要發生的！」

　　「但卻正好給我碰到了，我不能原諒自己！」

　　「荒唐！妳解決得了嗎？妳知道問題在哪裡嗎？」

　　「我當然解決不了，所以才打算加入你們。」

　　「別胡鬧！妳還在求學，妳有妳的前途！」

　　「如果你認為所走的道路是錯的，為什麼還要走下去呢？再如你認為是對的，那又為什麼要阻止我？」

　　好犀利的詞令！我問自己，這條道路是對是錯？老實說，我答不上來。有一點倒能肯定，就是我在走頭無路之下來到這裡，並

且在這裡找回了自己。但這只是個個案，是源於我個人特殊的經驗及背景，換了另一個人，不一定能得到同樣的效果。

　　對貝珍而言，她的問題是東尼，而東尼是顆威力強大的定時炸彈。她來這裡不僅幫不了東尼，恐怕連自己都會被炸掉，不論如

何，我不容這種事情發生。

　　我知道貝珍是個極有主見的女孩，她說出這番話，一定已經作了周全的考慮。我怎麼針對她的問題，讓她瞭解真實的狀況呢？

　　再說，尼奧很想吸收她，說不定在我們談話的當兒，尼奧突然冒出來，那就再也難以挽回了。所以我決定送她回去，就便在路

上暢談一番。

　　「走！我送妳回去，咱們在路上聊聊。」

　　「不，我要等東尼回來。」

　　「妳要等東尼回來？妳以為他天天睡這裡？」

　　「這裡不是他的家嗎？」貝珍實在天真得可愛。

　　「家？東尼不能有家，至少，東尼很少睡在家中。」我發覺這是一個有效的切入點，所以特別強調「睡」字。

　　「是嗎？我以為他很顧家，只是與他太太相處不來而已。」說著，她不再堅持，我們小心翼翼地摸著黑，下了危樓。

　　「東尼是個好人，而且是個極為敏銳、有理想、有見識的青年。可是我們身處在一個惶惑的時代，我們和東尼一樣，既不能接

受當今社會的價值觀，又找不到適當的方向。我們只有無休無止的追尋，誰都不知道最終會得到什麼。

　　「妳要知道，我們已經走得太遠了，人生最有朝氣的一段已經過去了。就像秋天的落葉一般，再也無法回到那欣欣向榮的枝

頭。而妳，妳不屬於這裡，妳根本還沒有看到這個世界，先去看看再決定來不來也不遲。」我很誠懇地勸她。

　　「謝謝你的好意，請不要把我當成小孩子，我懂得雖然不多，但卻足夠令我想一想了。我接觸的人不算少，在家鄉裡，我是天

之驕子，因為內地難得有幾個人到大城市來讀大學。在學校裡，我也是風頭人物，女孩子嘛，只要有三分姿色，一些自命不凡的大

男人，就開始動起我們的腦筋了。



　　「老實告訴你，我受過傷，而且傷得很重，但是我認為很值得，因為我成長了。你說的我都懂，而且也想過。如果你問我，有

沒有勇氣拋開一切，去追尋那個不知有無的真理。老實說，我做不到。正因如此，我很佩服你們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愛東尼，雖然我

知道他並不愛我。」她的頭腦很清晰，說得清楚明瞭。

　　「好吧！我不再多說，如果妳真要參加，也希望妳趁暑假時來。至少，這樣不會擔擱學業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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